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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课 祖师宿慧记忆与不妄语

〔财旺诺布 约 5–10 岁（1702–1707）｜地点：貢覺三岩縣〕

上一堂课开始讲到，仁珍才旺诺布祖师在很小的时候，就受到贝玛德钦林巴大

师特别的眷顾和照顾：出生前就已给予预言，出生时又特地来为孩子加持祝福。可

见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对仁珍才旺诺布非常非常关怀重视。但是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

也不会刻意去护着祖师。

像我们讲的出生那段期间，很小时就受到很多毁谤批评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并

没有刻意去阻拦、去替祖师辩驳、去跟大家反驳。当然，祂自己的预言里已经特别

讲了、也承认了。照理说，只要是信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信徒，也都会承认祖师

的身份。

所以最主要的问题，还是在贝玛德钦林巴大师那些亲戚身上：一方面祂们看不

上祖师的家族，觉得祂们就是地痞流氓、山野小村落，过去也没出过什么有名的大

人物。另一方面，琼仁多杰大师当时是那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伏藏大师，祂说

的话、祂的批评，让大家心里已经笃定：这一定是贝玛德钦林巴大师自己的私心，

这孩子不管怎样都不是什么好的转世活佛，就算是转世活佛也没什么了不起——各

式各样的批评都有。

有些人认为祂是被刻意塑造的假转世活佛，是为了兴盛家族、巩固权利而找的

傀儡；另一种是认为，就算祂真是转世，也不是多好的；还有一种是，就算亲眼看

到这小孩身上奇特不凡的地方，也认为要么是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信徒伪造的，要

么是刻意教导、让小孩讲出这些奇特不凡的话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，之前仁珍

才旺诺布自己也讲过，真正的转世活佛要看的是：祂对三宝的信心、对众生的慈悲

心、对修法的专注、对利益众生的广大发愿——要看这些，而不是看祂有什么奇特

的神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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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很多小孩出生时确实会有奇特征兆，但这也有分别，有一些是世俗业缘

产生的，这种也是有的。比如《贤愚经》《百业经》等里面，有一位宝生童子：一

出生就天女散花、身穿天衣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一坐下马上就有天人摆好法座给祂

坐，走到哪里都有人铺红毯、散花，那阵仗比释迦牟尼佛还大，这童子自己都感到

非常困扰。佛陀也讲了，这是源于祂过去世累积了很大的福德资粮，才感得这样的

果报。

还有一些人，一出生辩才无碍，但长大后这种能力慢慢退失，或聪明才智慢慢

消失。所以刚出生有这样的圣迹、瑞兆，当然是好的，代表前世一定累积了相应的

福德资粮，才有这样的现象。但祂不是永恒的、也不是绝对的，只是一种征兆、一

种过去善业的征兆而已。

看一位转世活佛，最主要还是看祂后来的发展、祂的修法、祂利益众生的种种

层面，这样比较妥当。但仁珍才旺诺布出生时遭受那么多质疑，确实是有一点不太

顺遂。当然，琼仁多杰大师当时的批判，可能是为了抵制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；而

是不是另有一面，是为了给祖师一种试炼？

这也是有可能的。佛菩萨度化的因缘与方式本来就各式各样，不会所有佛菩萨

都只用一种方式度众。也会用反面的方式——就像提婆达多，过去世也发愿要用负

面的形象来成就佛陀的佛行事业。

所以琼仁多杰大师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试炼祖师、或帮祂遣除一些修法上的违

缘？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毕竟也确实有一些转世活佛，因为出生时瑞兆或因缘的问

题，小时候对自己的身份、对自己出生的瑞兆产生了自满，导致心态变化，后来没

有好好修行——这种因缘也可能有。

所以一方面有大师的预言与加持；而所有伏藏师从小会受到很多批判凌辱、受

到世俗的迫害等，莲师也说了，这不是坏事，反而是好现象。祂说有这样的现象，

可以用最快速、最直接的方式，让这些伏藏师的转世非常专心地投入在法上，不会

堕落于世俗当中。本来很多人过去世发过大愿、发过菩提心、发愿要实修解脱，到

这一世也许忘了，但这个发愿的因缘、发愿的力量是不会消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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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这一世如果心向世俗而不向正法，做很多事情就很容易不成功、很容易出

各种障碍，这也是常有的。像有时候有人来问上师：做什么事都不顺——世俗事

业、感情，还是很多其他俗事都不顺，从小到大都不顺。上师常会讲，这是因缘的

问题，就是他这一世要好好修行。

如果把心放在法上、放在善业上，不用刻意去管这些世俗的事、不用投入太

多，也会自然成就。相反，如果完全投入在世俗里，却放弃了佛法、放弃了三宝所

依，那不管投入再大的心力、拥有再高的智慧，在世俗中也很难有所发展——因为

这算是一种颠倒世俗、颠倒因缘。所以不要小看发愿的力量。

发愿不是妄想、不是空口白话，祂是有力量、有加持力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每

天修法、每一座修法，开头前的皈依发心都要有这个发愿的环节？就是要不断坚定

我们修行的路，让心不向外走、不放弃修法的步调，一定要往前走。

而我们发愿的时候，不是只有自己知道：除了因果谛实力以外，周围的龙天护

法，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，祂们也都会知道。所以在我们未来的投生当中，他们都

会警惕我们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直朝着当初的发愿走。很多人会说：我有很多冤

亲债主，我发这个愿，到最后冤亲债主来讨债怎么办？

其实所有人都有冤亲债主，除非已经成佛；否则只要有业障、有烦恼，就一定

有冤亲债主。冤亲债主也不是像冤魂厉鬼一样缠在身边——很多是我们过去造的业

力还没成熟，会有一些状态伴随身边，这有时也算一种冤亲债主。但最主要的是，

当我们真正发起菩提心的愿、真正诚恳地要为一切众生、为三宝而牺牲的时候，就

算周围有再多冤亲债主、再多所谓的孤魂野鬼，祂们也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护法、变

成我们的朋友。

永远没有真正的敌人，敌人来自我们的内心。你用怎样的心去面对、去发展，

周围的一切对象都会随之转变。所以冤亲债主不会是我们的敌人。

他会不会成为敌人、会不会害我们？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烦恼、自己的所作

所为。如果我们作恶多端、心不向善，那冤亲债主确实就是我们的敌人，会害我

们、给我们很多阻碍，在生命中形成无法避免的伤害；但我们有了广大的发心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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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这些就成了我们修行上的朋友、成了警惕我们不堕落的老师，未来成为我们修

行上的护法与师兄弟。

我们要对此有这样的认知。我们继续说仁珍才旺诺布。祂在自己所写的《悲叹

诗歌璎珞》（即前述之流浪诗歌传记）里提到：我从年幼时开始，对前世的各种事

物都非常明白、记得非常清楚。

这里提到：「幼年身前又前身，诸世相明了……心中决定持咒诵，殊胜观

心……如梦幻实相梦境界。」祂这里提到，祂对前世的记忆是很清楚、不虚假、也

不模糊的。虽然有些传记里祂会说「我记得不清楚」「我记得很模糊」，但那其实

是祂拿自己跟过去某些佛菩萨相比时才这么讲的——过去有些佛菩萨一出生对前世

的一切明明白白、毫无遮障，那是七地、十地菩萨的境界；而七地以下、还有遮障

的成就者，出生时还是会受到入胎的一些障蔽，没办法非常清楚地回忆前世。

但仁珍才旺诺布这里讲，祂其实是非常清楚的。怎么个清楚法呢？连前世怎么

给弟子灌顶、口传、教授的那些记忆画面，祂都油然而生；包括这些弟子叫什么名

字、传给了谁什么法，祂都能想起来。

祂内心也想起了诸佛菩萨给予的一些秘密教授、大圆满要义的指导与口诀。但

为了持守三昧耶戒、持守戒律，祂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戒律、三昧耶戒更重要的事，

所以一直埋在心中，不向任何人透露，只是每天不断反复地修持。由这样过去的力

量展现，加上这一世恒持不断地修法，祂内心的功德使祂能看到很多伏藏与伏藏目

录，产生了很多可以取伏藏的征兆。

而且祂的心非常明晰、远离执着，对世俗的一切如梦如幻地看待；在现实中、

在梦境中、在禅定境界中，常常见到各式各样的佛菩萨，或世俗的非人、勇父、空

行等。祂也承认，从小、从很小的时候，祂就能知道很多人内心的想法。但祂知道

了也不说破，只是静静的。

当然，很多人会觉得：祂就是个小孩子，不懂、不会、不知道。所以祂们内心

里骂了祖师千百回，对祖师有各种嘲讽、侮辱、不善的言辞。祖师其实听得一清二

楚，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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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，我们要知道：跟上师相处时，要警惕自己的内心，不要有太多烦恼杂

念；对上师交代指示的事，要如法地以善心、以信心去做。内心不要嘀咕太多、不

要有很多抱怨，上师听得一清二楚，只不过大部分成就者都是知而不说破而已。就

跟台湾中台禅寺有名的禅宗大师惟觉老和尚的故事一样：法会现场有人在心里犯嘀

咕、批评老和尚，惟觉老和尚突然转头说：「众生的妄念如雷般巨响。

」把那人吓得不知所措。同样，很多高僧大德、很多转世活佛也都能知道他人

心里在想什么，但大家一样秉持「神通不外宣」的原则。而且能知道他人心中所

想，去对外宣说也没什么好处：世俗人内心都有很多隐私秘密、很多不想让人看见

的想法。

所以当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时，心里反而是抗拒的、讨厌的、不想面对

的——其实真正不想面对的，是自己的烦恼、自己内心的阴暗处而已，却把祂投射

到能了知我们心意的圣者身上。总之，仁珍才旺诺布在好几个不同版本的传记里都

相应承认：祂能知道所有人心中的念头。在祖师所讲的《掌中莲花》自传里，祂对

自己小时候做了一段描述，说：我三岁就能流畅讲话，七岁就能唱诵。

尤其三岁时，得到空行母与护法的守护，出现各种预兆、各种奇迹，是有人肉

眼可见的。尤其七岁时，被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收为入室弟子，真正成为贝玛德钦林

巴大师的弟子。过去世很多记忆和当时的事情都被唤醒，并常常亲见莲花生大士在

虚空中看望着自己；也能毫无困难地讲述自己前世根本上师的名字，以及过去世传

法、灌顶、所行的善业，乃至前世的前世、更久以前的记忆，也都频繁地现起——

有时在梦中，有时在境界中。

并且能了达他人的心思——这里也特别提到，祂是真能知道他人心里所想的。

过去世的一些能力、记忆，全部在我内心涌现。所以在五岁时，这些前世的亲戚带

来各种过去世的器具来考验我；虽然所有这些东西我全部挑了出来、全部选对、完

全没错，但这些前世的亲戚还是一样不愿承认我，还笑我。

在《三谷妙药》——祖师另一部自传——里提到，祂说：「吾乃凡夫非圣者，

何能堪称真幻化……若谁闻入狱观察，如是示演圣者境界球。」这是讲：祖师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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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只是个凡夫、不是什么圣者，有何德何能称为幻化、化现的化身转世，或这些殊

胜成就者的延续？但祂认为，这是因为得到了诸佛菩萨、过去成就者的加持，才会

有这样的情况。

这一点我们之前讲过：转世活佛分很多种，有一些并不一定是过去某人的直接

转世，而是过去某位成就者的弟子、或与祂有缘的众生，受到祂的加持，以祂的名

号来代替祂行佛行事业，这种转世是有的。仁珍才旺诺布说，祂不认为自己是直接

的转世，祂认为自己就是这种被加持而来的转世。后面又说：我自己都没办法很明

白地知道自己前世的状况，所以跟我一样是凡夫的人，也不用想着来对我做这些观

察——我们都一样、境界一样，我自己都观察不到，何况你们，一样观察不出来。

但对我有信心、心不起诳的人，也不需要做这种观察。因为要观察一位圣者、

成就者，需要达到一定的智慧、需要是圣人的境界，用慧眼才能知道，不是我们凡

夫的境界。后来大约三四岁时，家里居无定所、没有稳定的住所，后来去住到一个

叫石谷（或作石村）的小地方。

因为见到自己的外祖母对莲师修法非常虔诚，受此影响，祖师心里特别喜欢修

持莲师的教法，非常投入其中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希望自己的下一代、新一代的人能

修法、能心向于佛，不是说要带祂们见多少转世活佛、去多少寺庙、参加多少法

会，而是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、要成为下一代的表率：我们自己做得好，控制好情

绪，做好本分，对修法的心不懈怠。并且能以很好的状态去安抚、照顾、维系跟下

一代的情感，这自然会对祂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让祂们心底对佛教有一种喜爱

之情。

相反，如果只用说教的方式，逼祂参加法会、逼祂念经拜佛，那虽然表面上做

到了，内心深处却只增加了更多反感——将来要成为一个佛教徒，其实很难。当然

也不是完全放纵、不管，但最重要的是先做好我们自己、自己成为表率，才有办法

牵引下一代。这一点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

我自己小时候也是看着养父的行为——祂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修法，对我内心

的触动，才让我对修法生起了这种喜爱与影响。我的养父在世时，很少讲什么大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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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除了村民有家务事或纠纷来找祂、祂为了调解才讲些道理以外，平常祂不太去

教说讲述，宁愿默默地自己转经轮、念经修法，听大家讲。

但祂这样的作为反而影响了很多人：不只是我，包括祂周围很多街坊邻居也一

样。每天看着我养父几十年如一日殷勤修法，他们也慢慢觉得这样修法好像不错。

于是也开始向养父请教怎么修法、怎样修法好、为什么可以这样修，问了很多修法

相关的问题，然后自己去做，做了得到法喜，就更加投入。

这样的人很多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养父已经圆寂好几年了，当初被祂影响的那些

邻居，现在还是一样，频繁地到养父当初盖的佛堂那边，每天在那里修各种加行。

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二十几年前，我们邻居里有一位叔叔，根本是个无神论者。

祂虽是藏族，却完全无神、没有任何信仰，很喜欢科学、很喜欢讲历史，但很

讨厌宗教。可十几年后再去看祂，祂变成了手拿念珠、每天不断念「嗡玛尼贝美

吽」，三不五时就来向养父请教怎么念经持咒、怎么累积善业的人。主要是祂在中

间经历了一场大病，痛苦万分。

这时候，祂所学的科学、所学的知识给不了祂多少慰藉。后来祂开始对三宝有

所祈求，念咒语、拜忏，内心得到了一些安慰，病也慢慢好转，于是有了信心，开

始投入佛法实修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真的是「身教重于言教」——要牵引别人，先要

做好自己的本分，靠口头宣导是没有太大作用的。

到祖师五岁时，去到札玛寺（即前课的札玛寺／红崖寺）——祖师出生地附近

一座山上的寺庙。那边遇到了很多伏藏师，还遇到了上一堂课讲的那位更上大师，

受到这位成就者的欢迎与喂食。后来在会面中，祂们还是觉得祖师是个小孩子，有

点想试探祖师的心理，就给了祖师一幅莲师唐卡。

祖师拿到唐卡，就跟祂们谈论起过去生的事。但虽然能讲那么多，还是没办法

让这些前世的亲戚有所改变。祖师当时在那场会面上，看到种种人情世故、看到很

多人内心的想法，有很多感叹，为世事无常感到悲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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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寺里又准备了一个庄严的法座、办一场法会，要请祖师去参加。但顾及祖

师当时还是个五岁小孩，最后还是没有去做这件事。祖师自己也觉得，真正实修才

是最好的，不必在这些表面的事情上做很多。

所以祂感叹说：在如今这五浊恶世，真正了知佛法奥妙的人，比钻营世俗俗事

的人还要被人轻视。更不用说去证悟密乘的成就了。如今这个时候，做非法之事的

人用行善法的形象来掩盖，让内心背弃戒律、背弃佛法，轻视誓言、轻视密戒——

祂觉得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，觉得呜呼哀哉、非常悲痛。

一个五岁的小孩有这样的想法，真的不可思议。后来这些前世的亲戚，又有人

以要认证祖师身份为名，邀请祖师去参加一场宴会。席间，祖师又讲述了很多前世

的事。

等于说，祂其实已经讲过很多次了——小时候讲过，别人试探时讲过，遇到成

就者时也当众讲过，这时已经表述过很多回了。如果是被怂恿、被刻意造作出来的

小孩，可能小时候被要求讲什么，就不太可能在那么多的时间和场合里讲述那么多

事情。但祖师这时讲这些前世的事，还是一样没引起多大关注，反而很多在场的人

是不相信的。

但祖师认为：我并没有说谎。祂说，过去世我在这些地方帮别人灌顶、传授佛

法，传授过的人将近百位，而且是哪一个人，祂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。祂说：这

就是我与生俱来的记忆，不是我凭空乱想，也不是我想干扰大家、让大家不开心。

你们问我，我就回答，这只是我自己的一段记忆。你们要是不开心，那以后我

也就不讲了；我本来也不追求你们给我任何特殊待遇。后来祂住在石谷那边时，有

一次跟小朋友玩耍，在装稻谷的骨壳当中见到了包括贝玛德钦林巴大师、贝玛林巴

大师，还有琼仁多杰等成就者的显像。

就像在那纸片上有这样一个境界，象是现实中真有，又有点不太像，又象是内

心当中的一种投射，总之产生了这样一个境界。祂说后来长大才知道，这是祂自己

生起次第能力的一种展现。不过当时祂并不了解这境界是什么意义，只觉得很神

奇，认为是传承祖师、诸佛菩萨的一种加持融入了心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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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还有一次，也是在这种似有若无、像现实又像内心投射的状态中，亲见莲

师以触地印的样子显现。这些都是过去世生起次第能力的一种苏醒。当然，相信的

人还是有。

在前世亲戚里，《奇妙信心之海》的传记提到：虽然大部分贝玛诺布的亲戚家

属都对祖师有所怀疑，但贝玛德钦林巴大师自己的外甥旺嘉，对祖师是贝玛的转世

很有信心，非常确认祖师就是祂叔叔的转世——算是祂们亲戚里唯一的承认。《奇

妙信心之海》后面讲到，在 1702 年、也就是祖师满五岁时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开始

一对一地指导祖师读、写、学文字。祖师另一部传记《掌中莲花》里也提到：从这

一年开始，我学习阅读写作，还有书法的正楷与草写；到六岁之后，我从根本上师

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座前，取得了修法的一些心要和大圆满的教授，之后也得到了毗

卢遮那大师的护法——玛哈嘎拉的修法。

而《三谷妙药》里也提到五岁开始，不过这里不太一样：《奇妙信心之海》讲

的是「满五岁」，应指五岁初；而《三谷妙药》讲的是五岁比较后期。祂从「皈依

主金刚持」座前学习写字——这里的「皈依主金刚持」，就是指贝玛德钦林巴大

师。为了表达对根本上师的尊敬，很多祖师都会给自己的根本上师取很多殊胜的名

号，大多称「金刚持」或「一切诸佛如来的总集」等。

本来在师徒的事业关系里，我们不可以用比较低的称呼来称自己的根本上师，

称号当然是越高越好。这不是刻意阿谀奉承、拍马屁，而是自己对「上师即实相、

上师即一切诸佛菩萨的总集」有非常明确的信心与认知，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来坚固

自己的这种想法。而且每一次这样赞叹、用这种名号称呼，也是在累积自己的福德

资粮、增长自己的智慧，这是特别好的。

像晋美彭措法王在世时也提到：有些人——一些老人家，年纪跟祂相差不多

的——会用比较平辈的称呼，或直接叫祂过去的一些法号名字。祂认为，这当然不

是祂自己想被高看，而是基于师徒的誓言，不可以这样称呼，否则对自己的修持有

影响。所以大多用「喇嘛仁波切」「上师如意宝」这种方式来称呼，比较好、也比

较多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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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最主要还是心态的问题。如果只是把祂当成一种阿谀奉承的心态去称呼，也

不太好。所以心态要端正，要理解这个用意，未来的行为上也要做好，这很重要。

尤其对密法的修持来讲，这看似一件很小的事，实际上对我们的修持有很大的

利弊关系。总之，《三谷妙药》里提到：祂在皈依主金刚持、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座

下学习字母，但不用上师教很多，只稍微教一点就精通了这些读写的基础能力；到

六岁时，对文书、文法、书法各方面的能力就非常熟练了。同样，晋美彭措法王这

一世其实也是如此。

祂的传记里提到，祂年轻小时候跟随郎加师公学习文法、诗歌、文学；但实际

上，以前朗加仁波切对上师很赞叹，祂说祂其实根本没教上师什么东西，只是单纯

教了一点基础的文法文字，其他部分都是上师自己无师自通的。这是朗加仁波切讲

过的，我以前也跟宝上师确认过，宝上师也承认当时在朗加座前没学很多。（译者

注：此朗加仁波切即前课宝上师的藏文师、朗加师公，本课确认为同一人。

）一方面，朗加仁波切主要以闭关和自己的实修为主，对外教授不多；而且上

师在师公座下的时间也不很长，得不到很多教授。所以晋美彭措法王这一世——看

过祂传记的都知道——上师是这个世代非常有名的藏文文学大师、藏文学专家，这

大部分都是靠祂前世的积累和自身的天赋智慧，而不是靠后天的学习。蒋扬钦哲旺

波的传记里也提到这段五岁前后的过程：那期间祖师多次见到莲花生大士的面容，

能清晰说出前世上师的名字，能以灌顶、讲法、修息、禅定、取伏藏等超越常人的

能力，以一种游戏般的方式来做这些事，让很多真正有智慧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对祖

师生起崇敬。

蒋扬钦哲旺波这里也说，祂承认当时祖师已拥有了知他人心念的祂心通，并已

产生乐明不二的殊胜证受，是广为人知的一位真正的圣者、真正的化身。上师这一

世也是一样：上师也讲过，它小时候在木拉寺，在好几个地方边玩边取出伏藏，当

时的玩伴大家都看到了——这边挖一挖、挖一挖，就顺便把伏藏挖出来了，有好多

次这样。在诺布另一部传记《未造作之狂语·罪业之河》里也讲到，祂当时有很多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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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普通小孩的行为：在游戏当中进行观修本尊、念咒、禅定、取出圣深伏藏等各种

行为。

特别的是，祂常宣称自己就是虚空藏比丘，自己的修行地在南方洛扎，还常讲

很多不同前世的回忆，在现实中和梦境中见到各式各样的空行母给予加持，也常跟

很多非人、空行有接触的体验。（先休息十分钟。）从五岁之后开始，我们在其他

一些传记、包括蒋扬钦哲旺波所写的传记里都能看到，祖师开始有很多净相产生。

这些净相有些感觉在现实中，又有点在梦幻、在幻境中，不是很明确地出现。

诺布有两部秘传，其中一部就特别讲述祂很多净相的部分，在那里能看到祂这些经

历。祂提到，大约五岁左右开始，出现了很多类似现实的幻象。

像出现食肉空行母——祂们像女众、像非人的形象，在后面追赶祖师；祖师虽

感到害怕、在逃跑，但祂说内心很明确地知道，这是食肉空行母的一种幻化。又有

一天，祖师在家里睡觉时，有一个类似的非人，嘴巴如同烧红的铁器一般，抓着一

把长矛，反反复复在祂周围徘徊；但祖师知道，这是护法，是在保护祂。所以我们

知道，真正实修的人不用担心很多事。

除了各自前世业力所感、无法逃避的事以外，大致上，只要我们真心诚意修

行、为众生的利益而做，一定会有龙天护法守护。当然，龙天护法守护出现的形式

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样子，有时看起来很可怕、好像会害我们，实际上是好的。过

去很多高僧大德小时候的经历也一样：梦到或看到像非人、或恐怖的场景在周围环

绕，实际上是护法的守护。

这种事也是有的。后来一段时间，牠开始出现一些幻象——所谓幻象，是牠对

现实与幻境的界限变得有点模糊：有时感觉是现实中出现的，实际上后来发现是另

一层面的境界。可以说，现实与幻境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。

一方面这也是因为祂专注一心修持这些密法的缘故，所以祂对现实的执着越来

越淡，很多净相的显现越来越明显，才会有这种状况。像有一次，大约快七岁时，

它跟随母亲去到一个叫沙尔的地方，准备晚上把家里的牛羊赶回来。回来时，牠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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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从这种状态中醒过来，搞不清刚才跟着母亲去沙尔赶牛羊，到底是现实、还是像

一场幻境——可在当时，感觉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事。

后来还有一次，在去往一个山区的路上，在一座寺庙过夜，这时看到一只非常

美丽的藏羚羊从山坡上跳下来，但祖师发现自己身体动弹不得。这时她旁边突然出

现一位女子，对她说：你应该向自己的上师虔诚祈祷，要有信心地去接受。隔一天

晚上，它和父亲两人在路上，又看到一个像羊角一样的东西。

父亲触碰后说：「啊，这里面有如意摩尼宝。」当祖师想把这羊角拿起来打破

时，父亲说：「绝对不要把牠破坏掉，不然里面会有毒蛇。」还有一次，进到一个

小房间里，突然出现三个骑黑马的男子。

祖师问他们是谁，他们说：「我们是毗沙门天王的下属、祂的眷属，是来迎接

的。」这些人让祖师坐在那儿不动，周围突然出现很多唱诵的群众。这时又产生了

很多净相，包括上师突然变成愤怒金刚的形象出现在面前。

然后牠才真正醒来——原来刚才这些都是祂的一场幻境。还有一次比较特别：

它在净相中见到一位叫跟上的老婆罗门，包着白色头巾、满头白发，对它说：尼泊

尔那个地方有母亲杀死自己孩子的事，非常惨。祖师问它：这个地方在哪里？

老婆罗门说：你自己看一看吧。于是它放眼望去，就很清楚地看到了尼泊尔那

边的景象、那边的事、那边的状况，都非常清楚；自己充满悲伤，在悲伤中醒来。

很奇特的是，牠所见的尼泊尔景象，跟现实中其实是一样的。

这类奇特的事情很多。后来六岁左右，《三谷妙药》里提到：祖师跟随贝玛德

钦林巴大师出门，返回时因为一些因缘，得绕到很远的地方。回来这一路遇到很多

波折，尝尽了饥饿、干渴、寒冷、燥热等各种痛苦。

《奇妙信心之海》的传记里也提到，它六岁时和自己的叔叔——这里指的都是

贝玛德钦林巴大师——出门，在返回途中遭到它人陷害。这里提到是遭人陷害；

《三谷妙药》里则没有特别提被陷害的事。我们看了好几个版本，都没有很明确地

讲它们遭遇了什么，只是微微提到被人陷害，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为此绕了很多没去

过的地方，一路上受尽各种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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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岁这一年，按蒋扬钦哲旺波所写的传记，以及诺布另一部《掌中莲花》传记

的说法：它也是在六岁那段期间，跟着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听受了很多甚深大圆满成

熟解脱的法门，以及玛哈嘎拉修法的所有传承。到七岁时，祂得到了「愤怒莲师」

这些愤怒本尊的修法。在《奇妙信心之海》里提到，祂七岁时能流畅背诵、修持愤

怒莲师的修法，专修此为本尊，让自己生起次第的境界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。

而《掌中莲花》里提到：七岁时同样修持愤怒莲师的修法，生起次第的观想非

常熟练，对降伏魔鬼生起决定信心，出现了得到龙天护法护佑的征兆，有很多共与

不共的境界。但祂自己没特别觉得怎样，知道这一切如梦似幻。《掌中莲花》里特

别讲了这件事：因为祂产生了这样的境界与能力——应该叫「愤怒莲师」，不该叫

「怒目金刚」——的修法，得到了降伏天魔的能力。

但《奇妙信心之海》及其他传记里提到：虽然祂得到了这境界、这种能力，却

没能在上师的指导下继续。因为当时种种因缘，祂没办法再跟随上师、上师没办法

在旁边指导，所以后来它在修行中，没有人告诉它不可松懈地修持的要诀、没有人

指导这些，导致后来很多成就的征兆退失了。另一部传记也提到：虽然有除障碍的

成就征兆产生，但后来没有持续地修持，导致一些成就征兆渐渐消失。

所以祖师劝告所有后学：在还很小、对很多口诀与修法要诀还没有很好理解掌

握的时候，就直接开始修本尊并不好，很容易退失。这是祖师的一个忠告。但不管

怎样，很多传记、包括其他成就者的传记，都称赞祖师其实在七八岁时，对密法的

修持就已经很好了。

所以祂说自己退失也有可能是一种谦虚的讲法。还有一次，大约八岁左右——

这也是在秘传里的。当时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来到一个地方，祖师和父母也跟随着

去，在外面扎营。

这时，当地一位地神幻化成一个骑白马的年轻男子，来到祖师的住所，让祂骑

上地神的白马，从一个狭窄的山谷进到一个高大的山谷当中。进去后，祂为里面的

这些地神与眷属传法、念诵很多经教，这些地神都很欢喜。结束之后，祂突然像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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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中醒来一样——明明刚才是真真切切被这位地神带走，后来却像梦醒一般，又回

到了原来的地方。

又有一次，它在净相中发现自己乘坐一面大鼓在空中飞行，飞到了天界，看到

非常壮丽美丽的景色，感到非常舒适、光明、自然。这时一个法座上坐着一位比丘

样貌的人，祂左侧有一位身穿将军或国王铠甲装束的神。这位铠甲装束的神走过

来，好奇地询问骑在鼓上的祖师：你是怎么来的？

这时祖师看向那位比丘，却看不到祂的脸，只见祂散发金光、非常庄严。祖师

知道，因为自己业障重、被胎障与分别性的障碍蒙蔽，才看不到这位比丘的五官；

但祂内心非常肯定，这位比丘一定是弥勒菩萨本人，而旁边将军相、国王相的神，

应该是某位大天王，或是帝释天、大梵天。见了弥勒菩萨之后，返还的路上，刹那

之间又像从梦境里醒来一样。

后来又一天，它在梦里梦到一个少年般的人，拿了一个铁做的弓箭赐给祖师；

祖师把弓箭背在身上，背上去的刹那间，又像从梦中醒来。祂把这个梦告诉了根本

上师，上师说：这是玛哈嘎拉的一种加持、给予祂的一种变换的加持。所以祂说，

当时有很多境界产生，但因为上师加持了祂的心续，祂才能对这各式各样的境界有

一些微细的理解。

到八岁时，据蒋扬钦哲旺波的传记记载，祖师对桑杰林巴大师伏法里一个大悲

观音的密法《极密放光》有了非常透彻的理解，并对密乘的见解与行为产生了非常

强烈的信解。祖师的传记里还提到，祂在八岁看了桑杰林巴大师大悲观音伏法《集

密放光身》、有所理解之后，从那时起，对上师的三昧耶戒——不管主要的还是支

分的誓言——再也没有任何毁犯，对上师生起极大的恭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戒律

不是一纸条约，而是我们修行很重要的助缘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见地。

在还没能理解这些见地以前，我们必须以条约、誓言的形式，来阻止自己去做

不如法的事；但真正达到密续所讲的境界时，这些誓言、三昧耶戒就再也不是一种

条约形式了——你能完全理解，祂就是这个法的一部分、是密法见地的一部分。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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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理解之后，也自然不会对它有任何毁犯，或有怕犯戒、怕没守好戒的那些顾虑。

而祂在八岁时就已理解了这个道理。

《掌中莲花》里也重复讲了这件事：「八岁之年，我阅读了伏藏大师桑杰林巴

的传承、祂的观音法门引导《极密光网》，了解了祂的内涵，由此唤醒了我的内

心，对上师共同与不共的三昧耶的持守，我对此毫无疑义。」所以我们看得出来，

祖师虽然是一位成就者，但在从小到大的修持中，很多境界也是一点一点慢慢被唤

醒的，并不是一开始就呈现出完全透彻的状态。而这有时也是菩萨的一种示现：一

般来说，若一出生就什么都懂，反而有时不太能让众生生起信心；反而是从小有一

个阶段性学习的过程，会让众生觉得跟自己没那么遥远、没那么强的隔阂感，反而

容易亲近。

所以很多佛菩萨也会为此，示现出有烦恼、有修持修行过程的一些行为。后来

大约十岁左右，当时智慧稍有增长，祖师就跟当地一些有名的学者做法义上的辩

论。但因为祖师太厉害，把在场所有学者都辩倒了，辩得大家都羞愧脸红。

当时祖师可能觉得这样很好，但后来长大回忆起这件事，祂觉得非常羞愧，觉

得不应该这样让别人下不了台。祂觉得，法的讨论就是法的讨论，不需要刻意争你

我、争谁输谁赢。所以祂后来觉得，自己当时那样做是一种造恶业，非常难过，为

此深深忏悔。

《掌中莲花》里也提到这件事，说：祂十岁时智慧稍稍开启，后来到一些学者

那里，向祂们提出了一些佛法上的问题，虽然当时破除了很多人错误的思维、讲了

很多正确的道理，让在场的人感到非常羞愧——但我现在想起来，当时做的这种

事，我觉得是一种恶业、是造作的恶业，所以我感到非常难过，深深忏悔。所以我

们知道，不是说一位成就者或菩萨达到相应境界之后，对善恶业就不屑一顾，觉得

「我分分秒秒都在累积大善业、灭除大恶业，这种微小善恶业不值一提」——实际

上不会的。

祂们境界越高，对越细微的善恶业反而看得越重。祖师这件事，在我们看来看

不出是什么恶业——去纠正别人的错误，本来就应该是对的。但祖师可能是基于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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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心的角度，认为应该让大众欢喜，不该让这些学者产生羞愧、不该有你输我赢之

心。

虽然这地方很细微，祖师仍非常挂念，觉得这是很不应该做的事。这也是我们

修行人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：就算是佛菩萨，也非常在意微小的善恶业，我们自己

对这些部分也要特别注重。但又不能本末倒置——变成像珠巴疯子（即「神圣狂

人」竹巴滚列）说的那样：在乎微小的善恶业，却不在乎大的善恶业。

在凡夫阶段，还是要以大的善恶业为基准；等我们的心能更仔细、能更持续地

安住在善法当中，再往细微的部分去观察，这样才比较如法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

边，讲到祂十岁。


